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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新晋商  （代序）  
首先声明，我不是仇富主义者。  

只是这些年在从事文化产业研究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新晋商。他

们有的是在海外发展归国创业的；有的是在中央或者省级机关工作后

来下海的；还有的是从山里挖煤开矿起家一夜暴富的。论文化和管理，

前两者的优势明显要强于后者，但如果论实力和社会影响，后者的优

势要远远超过前者。  

现在大小媒体，只要谈论新晋商这个话题，大部分谈论的都是山

西的煤老板和暴发户。  

山西煤老板之所以声名远扬，成为新晋商的主流人物，最早就是

因为他们的出现，救活了北京的楼市。  

北京一位开发高档房地产的朋友跟我们说，山西的煤老板简直是

我们的救命恩人。前几年宏观经济调整，银根紧缩，作为我们房源销

售主要对象的外企和白领也捉襟见肘，大批房子卖不出去，银行又天

天催还贷款，眼看就要破产了。突然一天，从山里来了一批貌不惊人

的山西土老帽儿，怀揣着大笔的现金，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所有空房都

买走了。  

没有新晋商，就没有北京红火的地产业。  

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下，北京、上海、海南以及东南沿海

各市的楼价，不仅没有下跌，反而还有暴涨的趋势，这救世主的扮演

者就是新晋商。在房地产老板眼里备受垂青的新晋商，在普通百姓和

专家学者眼里，却越来越多地遭到了质疑，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官煤勾结何时清？  

一个外地人到山西来投资煤矿，在这些年煤炭行情暴涨的情况下，

他却赔了个血本无归。问起原因来，让我们大吃一惊：山西官煤勾结，

挤对得他无法生存。他投资煤矿的那个县，书记、县长和当地一个大

煤矿主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他的煤矿刚刚开张，书记、县长就给他

做工作，提出让那个大煤矿主的小舅子来当执行矿长，为了和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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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关系，他答应了。过几天，执行矿长一来，就提出一个让他无法

接受的条件：煤矿的利润要二八开，投资人占两成，执行矿长占八成。

投资人当然不干，于是就把那个执行矿长轰走了。从此以后，这个煤

矿的厄运就来了：三天两头就有县里的人来检查，以种种借口封矿停

产；隔三岔五就有当地的坏人来捣乱，明抢暗夺。一年下来，投资人

的几千万打了水漂，最后抱恨而归。  

煤炭，是一个暴利行业，也成了一个抢钱的行业。山西煤老板勾

结官员，霸占资源，垄断市场，横行一方，为天下人所不齿。  

还有一个故事：京城电视台一位著名记者来山西调查官煤勾结，

接到群众举报，某县委副书记的哥哥，经营着一座年产几十万吨的大

矿。虽然这个矿手续完善，但涉嫌利用职权侵占国有资产。记者费尽

功夫终于调查了个一清二楚。可刚刚回到北京，领导就给他婉转地说：

上面有人打招呼，今年山西曝光的事件太多了，影响稳定，你拍的那

个片子放放再说吧。这一放，到现在都没有播出。事后这位记者感慨

地说：那些貌不惊人的山西煤老板真是手眼通天。  

二、豪奢之风何时了？  

历史上的晋商曾以勤俭质朴闻名天下，清时有学者评价山西人：

“质朴淳厚，有古陶唐之风。 ”  

而今天的新晋商早已把祖训忘得干干净净。北京某著名商厦以卖

高档奢侈品闻名，由于价格昂贵，来这里购物的客人被北京人戏称为

“京城四大傻 ”之一。可谁也没有料到，经常来这里冒傻气的并不是不

懂行情的外国人，而是那些新晋商。  

上百万的首饰，上千万的家具，上亿元的古董，成了新晋商疯狂

购置的对象。北京人开玩笑地说，没有山西煤老板的捧场，这家高档

奢侈品商店早就垮了，如今不仅没有关门，而且还在太原开起了分店，

买卖相当红火，说来说去，还是山西 “傻帽儿 ”多！  

一次，在北京亚运村附近吃饭，有朋友指着外面的豪宅说：看见

没有，那是北京最昂贵的别墅，平均每栋售价都在五千万以上。里面

有两大景观：一是开着宝马奔驰风华绝代的女人，那是你们煤老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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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 ”在炫耀身价；二是开着丰田本田出来进去的乡下女人，那是你

们煤老板的保姆在采购东西。山西煤老板的豪奢几近疯狂。  

不过有句西谚，需要警醒那些新晋商：上帝要让谁灭亡，首先让

他疯狂！  

三、矿难事故何时休？  

与在京城一掷千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晋商们在矿业安全管理

和事故处置上极端的吝啬和尖刻。  

前几年，山西某县发生重大矿难，死亡十几人，原因很简单：老

板不愿出资三万元更新一根缆绳，最后因为缆绳断裂，十几条鲜活的

生命魂归黄泉。前来采访的某电视台记者感慨地说：山西矿主出百万

包二奶，出千万勾结官员，竟然舍不得出三万块钱为矿工们买一条安

全带，真是令人发指！  

这些年最让互联网上泪水蒙蒙的就是矿难事故，最让人痛恨的就

是矿难瞒报事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过的山西临汾矿难、繁峙矿难、

宁武矿难等等无一不是官员出谋、矿主出钱、帮凶出力、矿工遭殃的

人间悲剧。一旦发生矿难，匿尸、藏尸、烧尸、毁尸等等惨绝人寰的

事件，不断上演。  

眼下，中央政府执政的基本之一，就是以人为本。而一些新晋商

逆势而行，不把人命当回事，天理难容。黑色矿难，最见不得阳光，

最怕新闻曝光，尤其是怕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山西几次大的矿难，就是被曝光后，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官员

才得到了严肃处理，矿主才被罚得倾家荡产。  

谁知，近年因为新闻曝光，山西又诞生了一批靠矿难发财的新富

翁，这些人大都是职业素养欠缺的新闻记者和冒充记者的人。他们一

旦听说哪里发生了矿难，立即赶到现场，以曝光为由，敲诈当地政府

和矿主，明目张胆索要 “封口费 ”。也许是做贼心虚的缘故，政府官员

怕丢乌纱帽，矿主担心封井关停，最后花大笔的黑钱 “摆平 ”那些敲诈

勒索的家伙。有一次，我们对好友《焦点访谈》的朋友开玩笑：你们

以李逵的身份到山西调查矿难，两袖清风，让人望而生畏。可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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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前脚一走，地下就冒出来一批李鬼，每一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这

也算《焦点访谈》的副产品吧。朋友大为震惊。  

四、生态移民何时止？  

新晋商抢购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青岛的楼盘，已经不是什

么新闻了。北京的媒体把他们的举动称之为 “生态移民 ”。言外之意，

山西因为煤炭过度开采的缘故，地下水枯竭，植被破坏，空气污染，

矿难频发，临汾、大同、阳泉、太原等地曾经列入联合国颁布的 “不

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 ”的黑名单。新晋商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恶劣的环

境，才被迫到外面山清水秀的地方投资置业。  

由此，我们想到了历史上的晋商，史书上称赞他们：“辽奉蒙俄六

百城，金银财宝四合围。 ”过去的晋商，把上百个城市赚来的银子，

拉回故里，修建了豪阔的深宅大院，如今成了游人接踵而至的著名景

点。  

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晋商，却靠挖地下

的财宝一夜暴富后，将大把的资金扔到了外面。一个是将外面挣来的

钱，投资到故乡；另一个是把故乡挣来的钱，投资到外地。这就是晋

商和新晋商表面上的区别。从本质上来讲，当年的晋商，财雄天下，

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辛苦，是阳光财富，所以他们敢在乡梓面前展示

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现在的新晋商暴富天下，靠的是勾结官员和不正

当经营，他们的财富中，浸透着矿工的血泪，再加上他们的举措污染

了环境，当地百姓对这些人很有意见。所以，他们不敢在故乡大肆张

扬。  

在山西人的心目中，昨天的晋商带给了他们精神和荣耀，今天的

新晋商带给了他们污染和灾难。  

现在的山西，到处都是棚户区，到处都是塌陷区，到处都是采空

区。改变这种面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那些挖煤致富的新晋商

们却裹挟着大量的资金外逃。新晋商们去追求青山绿水了，直把他乡

做故乡，那我们怎么办？很多山西人，包括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要都

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在山西某县，为了留住那些煤炭老板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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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推行了 “一矿一事一业 ”的发展战略，今后，煤老板只要在当

地开采一矿，就要同时投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和一项环保产业。政府

的这种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五、文化产业何时兴？  

山西有两棵摇钱树，一棵是煤炭，另一棵是文化。这两种资源优

势，连很多普通百姓都清楚。可是，一棵长得粗壮肥硕，另一棵却先

天不足。新晋商的崛起，以及他们的种种不义，引起了全国上下对昔

日晋商的怀恋。  

影视界这几年连续热播的晋商题材剧《白银谷》、《龙票》、《乔

家大院》等等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山西的学者、官员和普通百姓，尽

管对新晋商有诸多意见，可是在文化产业开发上，一直对新晋商寄予

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资金优势，开发文化产业，转变山西

单一的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再造一个天蓝水清、魅力四

射的新山西。可是，除了个别煤老板有所举措之外，大部分新晋商一

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

个普通的看客。  

晋商题材火爆，新晋商又不愿意投入，山西文化人无所作为。而

外地的文化人却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像煤炭私挖滥采一样，对山西的

文化资源进行毫无顾忌的开采。就拿当下流行的几部晋商大戏来说，

都存在严重的历史问题，甚至为了剧情需要，对晋商资源进行不恰当

的包装和编造。  

比如，在历史上，不准纳妾是晋商家族的基本规范，可每一部大

戏都在晋商妻妾成群上大做文章。《白银谷》涉及公公与儿媳妇间的

情感故事；《龙票》讲的是一个晋商子弟和四个女人纠缠不清的故事；

《乔家大院》最大的硬伤是，成就乔家基业的人，不是乔致庸本人，

而是他的两个女人。起家的时候，为了扭转局面，抛弃旧爱，找到有

钱的新欢；扩张的时候，又是昨日的旧爱，后来变成寡妇的女人出资

相助。每到转折关头，作为主角的乔致庸，就不知所措，变得暴跳如

雷，而作为配角的两个女人，却变成了主角，又有谋略又有办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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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两个女人成就了晋商，这种逻辑让人觉得极其荒谬。历史上的晋

商，是自己成就了自己，最看不起的人，就是小儿而无能、自卖本身。

现在，对山西之外不了解晋商文化的投资者来说，古老的晋商优质资

源，并没有被反映出来。  

这样的电视剧，在全国接连上演以后，不利于晋商形象。假如，

新晋商能够把手中的资金拿出来，与山西的文化人相结合，真正把昨

天晋商的本质和精神展示出来，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而且

能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何乐而不为呢？！  

山西的文化产业，需要新晋商的支持。有责任感的新晋商，也需

要通过文化产业，改变父老乡亲对他们的认识。没有文化的商人，充

其量是光着泥脚板还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蹬上皮鞋四处游荡的暴发户，

这样的土豹子，即使能用金钱买来诸多政府头衔，却买不来尊严和父

老乡亲的敬重。  

王进  

2009 年 3 月 6 日于北京集古斋  

一  
熟悉煤城的人，都知道煤城有 “三怪 ”。  

“一怪 ”：道路交通是全中国最烂的，而跑在上面的汽车却是全中

国最好的。  

每一个初到煤城的驾车者，都会感到道路颠簸不平。无论你从南

城到北城，还是从东城到西城，根本不会感觉到是在城市里行驶，而

是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穿行，颠得人浑身难受，更严重的屁滚尿流。

如果，你打开车窗看去，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奇异的景象：在凹凸不平

的路上，穿梭奔流的，大都是豪华车。奔驰、宝马、悍马、路虎、劳

斯莱斯、凯迪拉克等等屡见不鲜。煤城，简直就是一个尘土飞扬、流

动穿梭的豪华汽车展览馆……  

“二怪 ”：城里整天黑雾弥漫，城外经常艳阳高照。  

煤城，从地理位置上，处在东西两山的夹缝中间。东山一年四季，

花草满坡，艳阳高照；西山从春到秋，苍松翠柏，清泉飞瀑。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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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站在东山之巅还是西山之峰，俯身一望：脚下

的城市，如同跌到一个巨大的煤坑里，黑雾弥漫，浓烟缭绕。城市的

楼房，如同大煤坑里耸立的黑色墓碑；流动的车流，好像缓缓爬行的

黑蚁；近处来来往往的人们，简直就是忽明忽暗的鬼影……  

“三怪 ”：煤炭产业气壮如牛，文化遗址弃同废墟。  

无论国有的、民营的，还是地下的煤矿，都发展得膘肥体壮，油

脂横流。大大小小的煤老板们，在这个 “鬼城 ”里生活得有滋有味。他

们的举动，如二十辆悍马车一起迎亲的场面，无意间就成了互联网上

最 “雷人 ”的照片；煤老板们远在海南、北京、上海的豪宅，成了 “狗

仔队 ”搜索的重点目标。落魄的摄影师，可以从这里抓拍到时下最当

红的女星与大腹便便的山西煤老板形影相随、男欢女爱的艳照。凭借

几张焦点图片，“狗仔队员 ”一举成名，财源滚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曾经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城邦之一的煤城，区域范围内分布着众

多远古遗址、春秋霸城、北朝石刻、隋唐佛像、宋元戏台等等文化遗

址，却因为无人问津、经费匮乏、保护不力，最终逃脱不了这样的厄

运：被盗、坍塌、凹陷、风化，甚至成为废墟……  

……  

煤城有两个火葬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东边的离城市只

有三五里，去那里操办丧事的人络绎不绝；而西边的靠近西山，距离

市区三十多里，交通不便，平常来这里办丧葬的人相对来说较少。  

最近几天，不知什么原因，一向寂寞空旷的西山火葬场，突然变

得车水马龙，哭声不断。  

特别奇怪的是，西山火葬场的门口，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许多保安，

还增加了检查人员，但凡出入的人都需要登记。  

繁杂的手续，激怒了不少死者亲属，有人质问：我是来办火化手

续的，不是来办登机手续的。你们弄得这么复杂，难道真能把我的亲

人送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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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外人隐约感觉到：最近频繁火化的这些死者身份特殊。这些

死者究竟是谁？他们是正常死亡的吗？到底火化了多少人？为什么

要保密呢？针对什么人保密呢？  

最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是国家电视台的名记者老张。老张接到举

报电话，就决定调查这件事情。  

可是，采访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住的宾馆隔壁，当天

就住进了人。而且只要他到哪里，隔壁房客就跟到哪里。特别让他窝

火的是，采访的对象水峪沟煤矿突然停产，空无一人，周围的老百姓

都不知躲避到了什么地方，一个人都找不到。更莫名其妙的是，水峪

沟矿所在区、市国资局、安监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一个都

不在。甚至老张到了区里宣传部了解情况，宣传部的人竟然说没有上

级部门的许可，不接受任何人采访。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记者老张想到了一个平常人都想不到的地方，

这就是西山火葬场。  

也许从那里能找到线索，也许从那里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想方

设法赶到火葬场，尽管身后还跟着一个盯梢的。  

最了解火葬场底细的人，是区里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王文献。 

因为，那里的一切，他事先就得到了最准确的消息。  

此时的王文献，正在飞机场登机，他马上飞往海南三亚。  

尽管两天以来，一直没有联系上区委书记张巨海；但从有关人员

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张书记正在天涯海角度假。  

因为和红颜知己杨娟在一起，不便开手机，所以王文献联系不上

他。  

可是，眼下出了惊天大事，王文献不得不擅自闯宫，飞往三亚直

接面见区委书记张巨海。  

对火葬场情况最为关注的人，还有新任市长李立林。  

当他得知水峪沟煤矿发生爆炸的时候，喝水的玻璃杯立刻就掉到

地上，摔成了一大堆碎片，但他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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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开会的人，明白发生了惊天大事，一个个躲了出去。只剩下

报告情况的安监局局长，他一边擦汗一边观察市长的反应。  

市长李立林的头脑中立刻呈现出两年前的情景：好友老张上任另

外一个城市的市长，春风得意干了三个月，下面的中层干部还没有认

全，结果发生了一场死亡五十多人的矿难。省委、省政府根据干部问

责条例，当场就将老张免职。直到现在，好友老张赋闲在家，每天靠

练字画画消磨时光。  

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前的一幕又在自己面前上演了……  

个人拥有矿权、国有矿务局托管的水峪沟煤矿突发矿难，死亡二

十六人！  

盯着安监局的报告，市长李立林好长时间没有缓过神来。  

“这是真的吗？ ”李立林仍然不相信。  

安监局局长低着头： “没有问题。 ”  

“那我们到现场看看。 ”李立林突然意识到身为一把手的职责。  

安监局局长低声回答： “不用去了。 ”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到场吗？！ ”李立林情绪有

些失控。  

安监局局长一脸无奈：“水峪沟矿王向东书记已经把死者都转移了，

矿也停产了。 ”  

“为什么要转移呢？ ”市长大为吃惊。  

安监局局长： “为了躲避那些趁火打劫的记者。每次矿难一发生，

就会招来一批记者。我们这里哭天喊地，他们那里问这问那，影响矿

难的处理。所以，王书记就把死者转移了。 ”  

市长李立林意识到，不管怎么样，哪怕明天免职，都应该到现场

亲自处理后事，他当机立断： “走！不管那些记者，死者在哪里，我

们现在就去哪里！ ”  

出了市政府大楼，李立林一行迅速向西奔去……  

三亚南山国宾馆，背靠大山，面朝大海。站在国宾馆大堂的观景

台上，周围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远处是风生水起的南海观音，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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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郁郁葱葱的椰树林。天空和海水的湛蓝，让人心境空明；椰树和海

草的翠绿，让人生气盎然。  

坐在观景台上的一对男女，身着海南特有的情侣服，尽情享受着

人间美景。  

突然，一个急促的声音从脑后传来，那对身着海南岛服的情侣被

吓了一跳： “张书记！出大事了，我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的！ ”  

那对情侣中的男人很快镇静下来，妖媚女人赶紧躲开了。  

尽管她掩着脸，不想让人认出来；但从山西赶来的王文献，凭直

觉就知道，她是张书记的红颜知己、现任汇海煤焦集团的副总经理杨

娟！  

面色黝黑、体形发福的区委书记张巨海，看到部下不请自来，本

能上感觉出来，不是发生了恶性案件，就是煤矿上发生了矿难。  

“什么地方？死了多少人？ ”张巨海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水峪沟煤矿，二十六人。唉！”年轻的王文献像断了半截气，“当

初，我真的不想……可是，领导你非要……这下完了！ ”  

区委书记张巨海是何等聪明的人，当即明白了部下咽回去的半截

话。  

张巨海站起来拍拍部下的肩膀，宽慰王文献：“我知道，当初你不

想分管安全生产。可那么安排，我是万般无奈呀！区长是个病秧子，

一年光景就住半年医院，什么都指望不上。六个副区长中，两个是上

面派来的，眼睛向上，根本不抓工作；两个女同志，纯属花瓶摆设。

最后就剩下马志中和你了。 ”  

“老马过的，那是神仙日子！ ”王文献满肚子委屈。  

“是啊！马志中那小子，家里开着个大煤矿，每天日进斗金，心思

都在家族企业上，我敢把安全生产这么重要的事靠给他吗？！我这么

分工，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 ”张巨海实在万般无奈。  

王文献抬起头来，眼睛有些发红，他盯着张巨海：“书记，我跟你

打赌：咱们还没回去，上面就执行问责条例，把我这副区长罢免了，

信不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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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巨海看到部下沮丧的心情，情绪十分低落：“赶紧回去！我亲自

去找市委书记段天生，跟他沟通沟通。 ”  

一阵海风吹来，本来会让人心旷神怡，可这突如其来的会谈，让

两人谁也提不起精神。  

想起过去张书记对自己的栽培，王文献不好意思再继续为难他：

“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心里明白，即使你去说情，也没有用，

副区长的官位肯定保不住了。我这么匆忙赶来，是想问你一句：会不

会追究刑事责任？ ”  

书记张巨海心里一惊：“怎么？你在煤矿里有股份？不对呀！水峪

沟煤矿我了解，那是矿务局托管的一个联营矿。上面的人，利用公家

托管个人资产从中捞钱，个人股东凭借矿务局的保护伞生存。里面的

股东我都知道，你没有股份的。怕什么？难道……”  

王文献赶紧摆手：“煤矿上那些事，哪个挖出来都烫手。这么说吧，

逢年过节，他们送个小卡小钱，我没有拒绝过，可大钱，尤其是十万

以上的大钱，我根本不敢要！ ”  

张巨海仍然惊诧不已： “那你担心什么？ ”  

王文献虽然身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南，可还是本能地看了四周一下，

生怕有人听见，小声说： “我怕市里……”  

张巨海好像醒悟过来，盯着他问了一句： “市里书记和市长之

间……”  

王文献点点头。  

区委书记张巨海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部下身在旋涡之中，早就预

料到了这件事情的恶果。  

张巨海不由得担心起来：“是啊，书记、市长不和。到了关键时候，

一旦发生互相推诿，两人要为了自保，都不替部下说话，你真可能成

了这件事的替死鬼。 ”  

“只要不判刑、不开除公职，怎么处理都行！ ”王文献终于讲出了

自己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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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张巨海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转身，同时吩咐部下：“回去

以后，你直接到一线处理后事。其他事情，我来办。尤其是市委、市

政府和事故调查组那里，我去周旋！ ”  

得知矿难发生的消息，市委书记段天生正在北京考察文化产业。

陪同他的人，除了秘书小孙之外，还有市里最大的私营煤矿主之一  

——汇海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国忠。  

大煤老板赵国忠，身体肥胖，皮肤白嫩，像一头白熊。  

段天生从来不拿电话，当孙秘书告诉他矿难的消息，他立即吩咐

秘书去买当晚回山西的机票。同时，用电话交代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务

副书记：代表市委马上去慰问死难者家属，做好善后……  

然后，他转身登上了去博物馆的电梯，煤老板赵国忠亦步亦趋跟

在后面。  

这是北京最豪华、最市场化的一个博物馆，坐落在东边一处豪华

大厦的六层。京城但凡举办拍卖会，都要事先在这里举办拍品展览。 

显然，段天生是这里的常客，上了六层以后，用不着任何人的导

引，他就穿过迷宫一样的通道，进入了豪华博物馆的展厅。  

里面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字画。赵国忠发现，来这里赏宝的人，有

很多经常上电视的影视明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也有不少金发碧眼

的外国人。  

段天生一看到展品，拿下了自己平时戴的黑框眼镜，换上了另外

一副特制的金丝边眼镜，俨然一副学者的派头。  

往日不苟言笑的面容，马上露出了认真渴望的眼神，甚至有的时

候，他右手举起来，在空中不停地比画。显然，段书记是在头脑中临

摹那些传世的作品。  

煤老板赵国忠，过去曾经是一个中学教师，对文化并不陌生，并

不是北京人印象中的傻、大、黑、粗的煤老板。赚了钱以后，他报名

上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可是，他学到的那些知识，真要和前面

的段天生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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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忠看到段书记在一幅《元人秋猎图》前聚精会神地端详，不

由得在画前停下脚步认真观察起来：远山、牧场、骏马、狂犬、溪流……

画面上还有很多猎手。猎手神态不一，有的狂追猎物，有的开怀畅饮，

有的引吭高歌，还有的吸烟休憩……  

赵国忠感觉到，这是一幅相当不错的元代作品。  

他仔细看了一眼图卷下方的起拍价：人民币五千万元。他预感一

旦上拍，没有八九千万是拿不下来的。八九千万，那是多大的一个数

字呀，相当于自己手下一个中等煤矿半年的收入。  

书记段天生一边拿放大镜看画卷，一边回头问赵国忠：“上了一年

多北大，怎么样？入了点门道没有？ ”  

赵国忠嘿嘿一笑：“别人不清楚，书记你还不清楚。北大那研究生

班……”  

“你不说，大家都知道。 ”段天生对现在的名校不屑一顾。  

“我下一步准备开个书画院，专门把那些真正有学问的大家和老干

部请来，好好跟着学习。 ”赵国忠说出自己的计划。  

段天生十分惋惜：“这年月，到处沾满铜臭味，连北大这样的地方

都不能幸免。 ”  

煤老板赵国忠这些年来受段天生的影响，业余时间钻研了不少有

关古玩方面的书： “我看这幅画，从设色、构图、笔法，尤其是意境

方面，都算得上元人上乘作品。比起黄公望的那些大山大水，毫不逊

色。到拍的那天，咱们收进来，怎么样？ ”  

段天生扭过头来，有些欣喜：“小赵，怪不得你能成大事呢，就是

头脑聪明！学什么像什么，好多年轻人真比不上你。 ”  

赵国忠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 “不是有你这个高明的师傅

嘛！ ”  

突然，段天生发现了什么，往后退了退，再次认真观察了好半天，

明确地说： “这幅画最好不要下手！ ”  

赵国忠有些吃惊：“为什么？这些年拍卖市场上宋元的东西，翻着

跟头往上走，我们不买，别人也会出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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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天生浅浅一笑： “小赵，你还是火候不到，这是一幅赝品！ ”  

“不可能，不可能！ ”赵国忠环视四周，又看了看画卷， “哪能呢！

这家拍卖行，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况且这幅画……”  

书记段天生从上到下再次扫了一眼画卷： “你敢确定这是元人精

品？ ”  

赵国忠心里有些奇怪：“我感觉没错，是元代文人的上乘作品。你

的疑问在什么地方？ ”  

段天生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故意点了一支，没有抽，只是拿在手

里轻轻摇曳，眼睛瞅着细细的烟气升腾起来： “吸烟，无论现在，还

是古代，都是一件不雅的事情。画卷里有个吸烟的细节，问题就出在

这里。既然是元代文人画，元代文人那么追求高雅，怎么画卷上会有

吸烟的场面呢？ ”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赵国忠突然明白了：“看来真是一件后世的仿

作，还是段书记高明！ ”  

段天生内心很得意，却没有表现出来：“高明什么，不过是见得多

了罢了。走，咱们到那边喝茶去。 ”  

“好！ ”赵国忠在前面引路。  

“你这小子，赏画不怎么样，赏 ‘花 ’倒是好眼力。 ”段天生跟在后

面。  

“你是说公司新聘任的肖助理吧。 ”赵国忠发现书记对汇海集团一

举一动非常关心。  

“哪来的？ ”段天生显然十分好奇。  

“从清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的。苏州美女，经济学硕士，才貌双全。”

赵国忠说起来很自豪， “汇海集团发展到这个程度，不能老搞近亲繁

殖。关键的岗位，还是需要引进优秀人才的。 ”  

“既然要用人，千万要控制好。人才嘛，都是双刃剑，可以使企业

兴旺发达，也能使企业一败涂地。记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身为市委书记，段天生在用人方面极其谨慎小心，甚至到了无所作为

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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